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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三年前写给狱中妈妈的信，又浮现在王可新的脑海里：“妈妈：回想我来在世上的二十多年里，最幸福的时光就是您炼了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了，不对我发脾气了，不唠叨了，而且您还善待我父亲，我十分感激您，我为自己拥有这样一个身体和心灵都健康美好的母亲而自豪！多么希望时光能倒流，再回到从前的日子里。我感觉自己还没长大，有您的呵护我很踏实。


“可如今您深陷囹圄，原本健康的您才失去自由一年多，就得了十几种病，这可叫我怎么办啊。妈妈您一定要多保重，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如果您认为自己没有罪，那就更不应该悲观，要心胸开阔些，开朗些。为了儿子，您一定要健康地出狱。”


这封信，是在二零一五年中国新年前，王可新去辽宁女子监狱马三家监区探望被关押在那里的母亲王彦秋，得知母亲已身患十几种疾病后，回家后写给母亲的。他给母亲邮去了，还没来得及问问母亲是否收到了儿子的信，母亲就去世了。


在出狱前的一个月，王彦秋在辽宁女子监狱马三家监区被迫害致昏迷，一直是“植物人”状态。经历五个月的痛苦挣扎后，这位饱受摧残的善良妇女，于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七点半离世，终年五十六岁。◇








王彦秋遗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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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七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辽宁锦州市殡仪馆里寒冷悲凉。寒风吹打着前来奔丧的人们，王彦秋家人的心情更是格外的沉痛，儿子王可新望着母亲王彦秋的遗容，悲痛至极：妈妈，您已经自由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早地离开？


狱中摧残


明慧网报道说：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七日，王彦秋被分到马三家监区二分监区一小队三零四室。当时王彦秋已经骨瘦如柴，经监狱医院检查，血压高达二百多，大脑小脑出现萎缩症状，就这样的身体还被逼干活。


狱警队长赵敬华，副队长戴雪梅等人以减刑来鼓励指使犯人菊华、王晓红、曾鹊明、孙美霞、蒋丽娟、朱春英等人监视王彦秋，不让她炼功，还制造事端迫害，王彦秋闭眼就说她炼功，马上报告给队长。为了捍卫信仰，王彦秋高喊：“法轮大法好！”菊华、孙美霞、王晓红等人一窝蜂地上去把王彦秋摁倒在地捂她的嘴捏鼻子。王彦秋的腿被王晓红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事后狱警不但不制止这些人，还训斥王彦秋一顿。


七月某日，王彦秋又被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副大队长尤岩一顿暴打，据目击者说，尤岩气急败坏地用穿着皮鞋的脚往王彦秋的脸上猛踢，当时王彦秋的脸就被踢肿了。尤岩还不算完又把王彦秋拽到办公室一顿打。


另据明慧网报道：二零一四年十月九日，马三家分监区二分监区一小队队长代雪梅一手捂着王彦秋的嘴，一手把王彦秋的胳膊反背在身后，推向二分监区大车间（干奴役活的地方），另一队长赵敬华用水杯砸向王彦秋的脑袋，然后又煽她的耳光。“啪，啪”地煽了二十多个耳光，王彦秋的脸红肿起来，留下明显的手印。


第二天，赵敬华把王彦秋带到监舍楼的队长值班室，给她放诽谤法轮功的录像，王彦秋不听，赵就把她的手给反铐在背后，赵还用胶带封她的嘴，并绕着脖子缠了好几道圈，并踹她几十脚，致使王彦秋腿疼痛难忍、青肿，近一个月不能正常行走，上厕所蹲不下去。当天下午副大队长尤然又与赵敬华、代雪梅三人把王彦秋带到另一个屋子里，她们恶语相加，诽谤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师父，并把王彦秋摁倒在地，在她的内衣上写污蔑法轮功的言辞。王彦秋制止恶人，赵敬华用手掐王彦秋的胳膊，逼她罚站。


另据王彦秋同一监区人描述，王彦还曾被关进蹲小号迫害。


辽宁女子监狱的马三家监区，就是原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当局在劳教所不得不解体后，于二零一三年七月至十月通过对旧墙、大门、监 舍、岗楼、电网的改造，改装成沈阳女子监狱一个分监区，共有三个分监区，警察基本上是马三家劳教所的原班人马。那里依然在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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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秋的刑期是在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结束，可是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十点，就在距王彦秋回家还有一个月，家人突然接到辽宁女子监狱的马三家监区狱警的电话，说王彦秋当天早上六点得脑出血了，被她们送进沈阳七三九医院抢救。


家人立即从锦州赶到沈阳七三九医院，见到了被抢救过来的王彦秋，王彦秋当时双手戴着手铐，家人见到此景心里感到愤懑和悲怆：人都这样了，还戴着手铐。那时王彦秋是清醒的，认识家人，只是不会说话。然后她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在重症监护室的头两天王彦秋还是清醒的，家人每天都能与她见半个小时的面。可是第三天，当王彦秋被推出重症监护室时，家人发现她已经没有意识了，医生让家人帮助推着王彦秋做脑CT，检查结果正常。家人问医生，在重症监护室呆了三天，现在脑CT 也显示正常，怎么神智不清了呢？医生说是“正常现象”。在这种状态下，王彦秋被转移到普通病房，一直到她离世都没有醒过来。


家人不解的是，人都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意识很清晰了，怎么在重症监护室呆了三天就变得昏迷了呢？王彦秋在重症监护室呆着的这三天里，这三天只有狱警可以自由出入，而家人只能在探视时间看半个小时。十多天后，家人痛苦地回到锦州。


王彦秋结束冤狱的前一天，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狱警给家人打电话，询问接王彦秋回家事宜，因为没有安排好住处，七月二十三日家人没有去接王彦秋。七月二十四日，辽宁女监马三家监区狱警一行三人来到锦州，将王彦秋家人约到南山派出所商谈，最后王彦秋的前夫说王彦秋出狱后由他来护理。结果狱方答应给一万元钱作为各种费用的补偿。第二天，也就是七月二十五日，由监狱出车，王彦秋的家人去沈阳把她接了回来。临行前，王彦秋的家人向狱方索要王彦秋的病历，狱警说：病历不能给你们，我们得拿着去报销费用。


虽然获得了“自由”，但王彦秋却什么都不知道了。她静静地躺在床上。儿子说妈妈时而紧皱眉头，时而下意识的用手抓挠自己的胃部（大概是胃部不舒服），但始终没有苏醒，一直是“植物人”状态。经历五个月的痛苦挣扎后，这位饱受摧残的善良妇女，于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七点半悄然离世。


被冤狱判刑后，锦州市劳动局社保科，扣下了王彦秋五万多的工资，而且这些年还不给调资，王彦秋临终前的工资才一千二百多元。◇














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八年的迫害中，王彦秋被绑架关押过四次。


第一次是大约在二零零一年，她在粘贴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一老太太举报，王彦秋被锦州南街派出


所绑架后，锦州市古塔区政保科科长薛治忠对她敲诈勒索，罚了她数千元钱，薛治忠因为积极迫害法轮功遭了报应，没退休就死了。而那个举报的老太太，没多久也去世了。


王彦秋第二次被绑架是在二零零八年七月二日上午，当时与王彦秋一起租房的法轮功学员的手机被警察监控，导致她们在租房处被锦州龙江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关押在锦州看守所三十七天后，被放回家中。


第三次是在二零一二年夏天，在古塔公园讲真相时被绑架关押，一个多月后被放出。


最后一次被绑架是在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那天傍晚，王彦秋与锦州法轮功学员曲伟和周玉祯，在锦州儿童公园附近向民众散发神韵光盘，被警察杨铁利、张政、王锦辉和王旭发现，张政向锦州市公安局      “610”支队恶意构陷，然后，这四名警察与随即赶来       的市“610”支队警察白宁和李媚珊一同绑架了她们，被关进市看守所，不久王彦秋和周玉祯被古塔区检察院构陷，检察官是温震宇，时任检察长是王世元。王彦秋和周玉祯的家属为她们请了律师。而曲伟在看守所被迫害成糖尿病放回家（现已离世）。


据曾经被关押在锦州看守所的人讲，刚进看守所的时候，王彦秋认为自己没有犯罪，不穿犯人马夹，管教警察石红唆使犯人刁丽丽殴打王彦秋，还把她用手铐铐挂在窗户上一天半（双手举起，脚在地上）。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九点半，锦州市古塔区法院在锦州市看守所私设公堂，非法庭审，审判长是锦州古塔区法院的潘莉莉，时任古塔法院院长是黄萍（已遭报应，因受贿与介绍贿赂被停职审查）。


二零一四年一月王彦秋、周玉祯均被锦州古塔法院非法判刑四年。王彦秋被冤判后，曾前后四次被送辽宁省女子监狱未果。 


按照监狱法规定，二人都符合监外执行的条件。但时任锦州市政法委书记张晓光和锦州市古塔法院院长黄萍等相关人员根本不想放人，他们死心塌地的执行江泽民的迫害政策，草菅人命，执意要将她们投监入狱。最后一次，第五次才被强行送进监狱。◇





中国传统新年佳节即将到来，当您与家人温馨团聚，享受亲情带来的欢愉之时，您可曾想到还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既是学者、干部、职工或其他民众，又是家庭中的慈父、慈母、好妻子、好丈夫、孝子、孝女；他们曾为社会作出无私的奉献，又在家庭中承担着尽善尽美的角色；他们是当今社会难得的好人，又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石。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他们却遭受着残忍的迫害，甚至失去生命。











